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
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
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

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本文所说的
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

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第二层次既包括敦

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敦煌遗书中保

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第三层次则指

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包括上面一二层

所说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有文学性的应用性

文章，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而敦煌的文
学思想，主要指敦煌遗书对有关文学的看法和论

述以及从敦煌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

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
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

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
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
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
达 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
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

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

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
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

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

了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
“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
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
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
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
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

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

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研究敦煌文学，
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

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

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

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

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

《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
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

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
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

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
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

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
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

学、创造文学的样板，其本身并不是他们心中的文
学。然而，这当中还有一种情况要区分。从中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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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文人文学，当敦煌人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生活

的各种仪式中的时候，敦煌民众已赋予他们另一

种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经变成敦煌文学了。
敦煌文学写卷中有诸多民间歌赋和文人作品混淆

杂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敦煌文学最典型的特点是：以口耳相传

为其主要传播方式，以集体移时创作为其创作的特

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而在我们看来

随意性很大的“杂选”的抄本也比较集中地体现着
这种仪式文学的意义。
文学的口耳相传主要通过各种仪式进行。仪

式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人类在
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
些高度凝炼的礼仪，是人类告别野蛮而进入文明

社会的重要标志。所以，仪式是文化的贮存器，是
文化（文学）产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学）存在的

模式。从文学角度看，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
个“文学事件”。敦煌民间仪式，大致可分为世俗仪
式和宗教仪式。世俗仪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仪式，
如冠礼、婚礼、丧礼等；岁时礼俗仪式，如辞旧迎新
的驱傩仪式、元日敬亲仪式、三月三日禊洁仪式、
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仪式、
腊祭仪式；还包括其他仪式，如各种祭祖仪式、求
神乞福仪式、民间娱乐仪式等。民间宗教仪式主要
指世俗化的佛教仪式，如俗讲仪式、转变仪式、化
缘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唱诵是必不可少的内
容，唱诵的内容，除了少量的佛经、道经外，大都是
民间歌诀。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对敦煌文学作了如

下分类。
一、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典

雅文学

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主要指唐前文学，像

《诗经》、《文选》、《玉台新咏》、诸子散文和史传散
文以及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等。敦煌出土的
《诗经》有 30个卷号。这些写卷，皆为毛诗本，大多
数为故训传，也有白文传、孔氏正义、诗音。抄写的
时间，在六朝至唐代。综合序次，《诗》之《风》、《雅》、
《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皆可窥其一斑。抄
写的诗篇达 218首。以之对校今本，其胜义甚多。
或能发古义之沉潜，或能正今本之讹脱，片玉零

珠，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
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究六朝以来儒家经典
的原有形式[1]。

敦煌遗书中的《文选》写卷现在所能看到的有
29种，包括白文无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
本等。写本涉及的作品有赋 7篇，文 85篇（包括 48
首《演连珠》），诗 18首。虽然与《文选》收录 513篇
的总数相比，仅占百分之二十过一点，但有很高的

文献学价值。从抄写时间看，有陈隋间写本，有唐
太宗到武则天时期的写本，白文无注本可反映萧

统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写时间距李善

《文选注》成书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来面目；
佚名注本大部分为李善注之前的《文选注》，在《文
选》的研究史上，弥足珍贵。
敦煌本《玉台新咏》虽只有一个写卷（P.2503），
保存了张华、潘岳等的 10首诗。但作为唐人写本，
比今传《玉台新咏》的最早刻本要早数百年，其文
献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
后的伟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龙》写本是敦煌抄本
中为数不多的蝴蝶装残卷，共 22页，44面，起《原
道篇》赞“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讫“谐
隐第十五”篇题，抄写者为唐玄宗以后之人，用章
草书写，笔势遒劲。著名学者赵万里、杨明照、铃木
虎雄、饶宗颐、潘重规、郭晋稀等先生都曾对唐写
本进行过研究。日本学者户田浩晓在《作为校勘资
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一文中说：“敦煌残卷有六
善：一曰可纠形似之讹，二曰可改音近之误，三曰

可正语序之倒错，四曰可补脱文，五曰可去衍文，

六曰可订正记事内容。”[2]

这些经典文学，被敦煌人民传阅珍藏了数百

年，其养育敦煌本土文学之功不可磨灭。
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遗书

中的唐代文人的创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量甚
夥的唐人诗文[3]。《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
2007年）收录的敦煌文近 600篇，徐俊《敦煌诗集
残卷辑考》收录的唐人诗包括残句合计为 1925首
（不包括王梵志诗、应用性的民间歌诀、曲子词及
民间俗曲、作为散文之一部分的诗歌、诗体宗教经
典以及宗教经典中的诗歌作品、宗教赞颂作品）、
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收录敦煌出土的俗诗、
歌诀、曲子词、诗偈、颂赞等 4501首。这些作品集
中有相当多的是文人创作的典雅作品，它们是哺

育敦煌文学的源泉之一。
敦煌遗书的散文类作品大部分为传世文献所

不载，而与民间仪式、宗教仪式相关的应用文居
多，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典雅文学。敦煌遗书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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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典雅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见于《全唐诗》及
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一类是历代不见记载而独

赖敦煌遗书保存的佚诗。前一类诗，如刘希夷诗、
李白诗、王昌龄诗、孟浩然诗、白居易诗等，敦煌本
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意义。黄永武先生著有《敦
煌的唐诗》和《敦煌的唐诗续编》，集中讨论今存诗
篇的文学文献价值。其文献考证与辞章辨析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诗歌的文献价值

和文学艺术价值。后一类诗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
的文学资料，对我们全面了解唐诗的繁荣盛况，具

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
238句，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恢宏的
结构，满腔的激情，借秦妇之口，生动地描写了黄

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的情形，以及给唐王朝的沉

重打击。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诗篇，借敦煌石室而
得以重见天日，真是文学史上的大幸事。
二、敦煌民俗仪式文学
敦煌的民俗形式多种多样，伴随各种民俗仪

式，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昌盛、多姿多彩的风貌。婚
礼是人生最重要的典礼，敦煌文献中的婚礼文学

比较多。《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新娘上马前母亲送
别女儿时讲诵的训导文，叮咛女儿嫁到婆家后要

做事谨慎勤快，孝敬公婆。全文 32句，用敦煌文学
中常见的七言形式的词文写成，是从先秦“成相体”
发展而来的讲诵体作品。而《下女夫词》则是婚礼
场合的吉庆祝颂词，其表达方式是伴郎、伴娘和傧
相人员口诵对答。敦煌文学中还有不少的“祝愿新
郎新娘文”，这些《咒（祝）愿文》或者在婚礼上朗
诵，或者在其它喜庆筵会上朗诵。内容主要是盛赞
主人的德才品貌，祝愿将来生活的美满。这类婚仪
歌，有时以曲子词的形式讲唱。
驱傩是一种逐疫驱鬼仪式，商周时期就有记

载了。到了汉代，傩仪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隆重的活
动，张衡《东京赋》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后汉书·礼
仪志》还记载了传承已久的驱傩词，汉末王延寿的
《梦赋》就是根据傩词写成的。敦煌遗书中保留下
来为数不少的唐宋时期的傩词，生动地反映了当

时敦煌的驱傩情形。敦煌驱傩词内容非常丰富，除
了传统的驱除疫鬼之外，更多的刚是祝愿来年国泰

民安、家兴人和、五谷丰登、牛羊繁盛，侧重对社会
人事的美好祝福。这说明敦煌傩仪已经变为一种
民间乞福仪式和娱乐仪式。
祭祷神灵，祈福禳灾；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之

情，这种风俗及其礼仪由来已久。敦煌遗书中保留

了不少祭文，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既有作为写作
范文的书仪类祭文，也有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过

的祭文残件；既有分散的单篇祭文，也有合抄一起

的祭文汇集。与传世祭文相比，敦煌祭文中社会下
层成员使用过的占一定比例，为我们了解民间祭

祀的具体形式、使用祭文的情况，及比较上层社会
与普通民众丧葬礼仪的异同，提供了丰富资料。同
时，由于受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从祭

品到祭祀方式，敦煌祭礼都有宗教的内容。人间最
大的悲哀，莫过于死别。敦煌的部分祭文既写死者
的饮恨，更写生者的销魂，所以它是至情至性的创

作。而备受学者关注的《祭驴文》，在诙谐和沉痛中
写出了下层人民对驴的深厚情感，读来令人鼻酸。
敦煌歌辞大致包括民间俗曲和杂曲子，它们无

不通过各种仪式活在当时敦煌人的生活中。如《父
母恩重赞》、《十恩德赞》以及《十二时》、《五更转》、
《百岁篇》等。杂曲子，又叫曲子词，是现在所知最
早的燕乐歌辞。既然是燕乐歌辞，当然最早是用于
宴饮场合。《云谣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是“酒筵竞
唱”之作，其演唱的地方，多在勾栏瓦当之中，或出
自妓女之口，或调侃的对象是歌妓。曲子词还可以
用在其他仪式上，是实用歌辞。如俄藏《曲子还京
洛》其实是一篇驱傩歌辞[4]，它与敦煌遗书诸多以

“儿郎伟”为题的驱傩文功用是一样的。S.1497卷
所抄《喜秋天》五首，采用民间五更转的写法，是民
间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上唱的歌。
据中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

蜀中回到长安，经常和高力士等“或讲经、论议、转
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这里说明了
当时流行四种讲诵形式，“讲经”就是俗讲（其底本
是讲经文），“转变”是讲唱变文。“说话”是讲说话
本，敦煌本《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
诗（话）》等就是这一类。“论议”则是一种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演员争辩斗智的艺术形式，相当于现

代的双人相声或群口相声，对问体俗赋《晏子赋》
和《茶酒论》就是当时“论议”表演的脚本。
三、敦煌宗教仪式文学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佛教化

俗仪式对文学影响很大。其中最有影响的仪式就
是“俗讲”。“俗讲”是当时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
世俗听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的一种宗教说唱形

式。“俗讲”主要由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叫都讲，
专门唱诵佛经原文，另一个叫法师，对都讲所唱的

经文进行讲解。“俗讲”所用的底本就是讲经文，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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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讲经文大约有 24篇。另外还有“俗讲”前用来安
静听众的“押座文”，“俗讲”结束时劝听众早日回
家、明天再来听讲的“解座文”，这两类现存 12篇。
佛教中与“讲经”相对的还有“说法”，“讲经”必须
有都讲和法师两人，“说法”则只有一人主讲。“讲
经”的通俗化就是“俗讲”，“说法”的通俗化就是
“说因缘”。敦煌本《丑女缘起》、《目连缘起》、《欢喜
国王缘》就是这类说因缘的底本。由先秦两汉时期
的看图讲诵的形式，加上佛教“俗讲”的影响，唐五
代时期形成了一种“转变”的伎艺。“转变”就是转
唱变文，由艺人对着图画讲唱故事，图画是故事中

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间，体现在文体上，则是散韵相

间，并用特定的语词标明图画所指示的情节。敦煌
遗书中保存的 20多篇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有特
色，因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体。
敦煌遗书中为数甚夥的通俗诗，以王梵志诗

为代表。这些通俗诗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要说明
的是，它的创作者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某一时人[5]，

而是从初唐到宋初的一个“诗人”流派。这个流派
的主体是云游和尚，它是和尚云游和云游化缘的产

物。当然，从具体意义上的化缘诗到“王梵志诗”这
样的意理诗，还有一个过程。像 P.2704、S.5572《沙
门望赈济寒衣唱辞》（拟题），写寒冬腊月僧人没有
御寒衣服，哀求人们施舍一些衣物以增加功德。
“远辞萧寺来相谒，总把衷肠轩砌说。一回吟了一
伤心，一遍言时一气咽。放辛苦，申恳切，数个师僧
门傍列，萧寺寒风声切切，囊中青缗一个无，身上

故衣千处结。最伤情，难申说，杖立三冬皆总阙。寒
窗冷榻一无衣，如何御彼三冬雪？”与此篇相类似
是《敦煌变文集》卷六收录的《秋吟一本》，周绍良

先生就说是佛事之后，向施主们要求施舍的化缘

疏[6]。经过三个月的夏安居之事，倍受戒律束缚的
僧侣们，终于获得“加提一月”，可以自由云游四
方。“久在樊笼中，终得返自然”。面对一个全新的
世界，那些或坚守佛律、或勉强应付的僧侣们，通
过世外世俗生活的比较，对社会的认识更为清醒。
他们用调侃的态度，喜笑怒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

情理，就像后世的济公那样。王梵志五言诗，就是
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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